
臺
灣
安
定
與
和
平
的
代
價

那
天
的
天
空
是
陰
霾
的
，
空
氣
中
的

水
分
感
覺
上
已
到
了
飽
和
點
，
似
乎
老
天

也
在
強
抑
著
悲
傷
，
不
讓
那
些
濕
氣
化
成

雨
水
落
下
。
高
聳
入
雲
的
空
軍
忠
烈
將
士

紀
念
塔
在	

灰
暗
的
雲
層
下
，
顯
得
更

加
莊
嚴
。
塔
下
墓
園
裡
的
人
群
臉
上
也
看

不
到
任
何
歡
愉
的
神
情
，
因
為
他
們
是
在

此
悼
念
那
些
為
了
保
衛
這
塊
土
地
而
犧
牲

的
空
軍
烈
士
，
而
那
些
烈
士
正
是
他
們
的

父
兄
或
子
弟
。

我
雖
然
沒
有
任
何
親
人
埋
在
這
個
陵

園
，
但
六
十
餘
年
來
多
次
前
來
此
地
祭
拜

，
及
聽
了
、
寫
了
許
多
烈
士
的
故
事
後
，

我
已
覺
得
那
些
烈
士
不
再
是
一
群
陌
生
人

，
而
是
一
群
我
無
緣
相
識
的
朋
友
。
因
此

每
年
我
都
會
設
法
在
這
時
回
國
，
來
參
加

這
春
祭
大
典
。
今
年
即
使
在
疫
情
肆
虐
期

間
，
我
也
算
好
日
期
，
在
三
月
二
十
八
日

那
天
完
成
入
境
防
疫
隔
離
。

一
位
從
來
沒
有
去
過
碧
潭
空
軍
公
墓

的
年
輕
空
軍
少
校
，
在
知
道
我
預
備
參
加

春
祭
之
後
，
表
示
想
開
車
帶
我
前
去
，
這

樣
一
來
免
去
了
我
換
幾
趟
車
的
麻
煩
，
同

時
也
希
望
由
我
處
多
瞭
解
那
些
烈
士
的
故

事
，
我
欣
然
接
受
了
他
的
相
邀
。

‧

王
立
楨‧

那
天
當
我
們
走
在
碧
潭
空
軍
公
墓
那

一
排
一
排
的
英
雄
塚
之
間
時
，
那
些
石
碑

上
熟
悉
的
名
字
掀
起
了
我
腦
海
中
深
層
的

記
憶
，
我
開
始
將
我
所
知
道
的
那
些
烈
士

一
一
的
介
紹
給
那
位
年
輕
的
少
校
。
就
在

我
述
說
那
些
發
生
在
半
個
世
紀
之
前
的
故

事
時
，
我
似
乎
看
到
了
那
些
年
輕
的
空
軍

軍
官
，
臉
上
掛
著
自
信
的
神
情
跨
上
鐵
鳥

時
的
英
姿
，
他
們
像
當
下
的
年
輕
人
一
樣

有
著
遠
大
的
抱
負
，
對
前
途
有
著
美
麗
的

憧
憬
，
但
就
在
執
行
任
務
的
當
兒
，
發
生

了
一
些
意
料
不
到
的
狀
況
，
在
「
誓
死
達

成
任
務
」
的
信
念
下
，
為
了
履
行
對
國
家

的
承
諾
，
他
們
跨
出
了
那
不
可
逆
轉
的
一

步
，
我
們
的
國
家
因
為
他
們
的
抉
擇
得
以

延
續
，
但
他
們
的
生
命
卻
在
那
霎
那
遽
然

停
止
，
眼
前
的
這
成
排
的
石
碑
成
了
他
們

短
短
一
生
留
在
人
間
的
唯
一
記
號
。

當
我
正
要
將
任
祖
謀
中
尉
的
事
蹟
告

訴
年
輕
少
校
時
，
熊
司
令
剛
好
走
了
過
來

，
於
是
我
就
一
併
向
司
令
報
告
，
任
烈
士

是
民
國
四
十
七
年
八
二
三
砲
戰
期
間
第
一

位
為
國
犧
牲
的
空
軍
戰
鬥
機
飛
行
員
，
他

於
當
年
的
七
月
二
十
九
日
於
南
澳
島
附
近

被
敵
機
偷
襲
擊
落
。
熊
司
令
在
瞭
解
任
烈

士
的
事
蹟
後
，
很
嚴
肅
地
對
著
烈
士
的
墳

敬
禮
致
意
。

那
些
刻
畫
在
石
碑
上
的
名
字
原
先
對

於
那
位
年
輕
少
校
來
說
是
全
然
陌
生
的
，

但
經
過
我
的
解
說
之
後
，
那
位
少
校
已
經

意
識
到
，
臺
灣
在
過
去
半
個
世
紀
中
所
擁

有
的
安
定
與
和
平
，
並
不
是
偶
然
的
，
這

個
和
平
的
環
境
，
就
是
由
那
些
石
碑
上
的

一
千
多
個
烈
士
的
生
命
所
換
來
的
！

那
些
烈
士
在
犧
牲
時
並
未
想
到
要
名

留
青
史
，
但
是
將
他
們
史
蹟
記
載
下
來
，

讓
後
世
瞭
解
他
們
的
事
蹟
，
卻
是
我
輩
的

責
任
！

空軍烈士奉獻生命，換取今日中華民國

安定與和平，彰顯先烈大仁大勇精神。

17


